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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从坚持正确的方
向导向、健全文艺评论标准、加强文艺评论阵地
建设、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对当前和今后的我
国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目标性与操作性俱佳的
思路、原则和方法。应该说，《意见》是对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文艺
评论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落实，是推进
我国文艺繁荣发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力举
措，是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发展文艺评论
事业的基本遵循。

宁夏的文艺评论事业，是伴随宁夏文学艺术
创作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60多年来，特别
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宁夏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们在
党的领导下，肩负着繁荣发展宁夏文艺事业的光
荣使命，埋头苦干、奋力摇旗呐喊，付出了非常多
的心血和智慧，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仅以文

学评论为例，如果没有宁夏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认
真细读文本和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推介，“宁夏青
年作家群”的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宁夏文学
现象”的声名远播，恐怕是要打折扣的。事实证
明，作为文学艺术事业之一翼，文艺评论工作
对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
和功能。在某些历史时刻，我们格外地强调文
艺评论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优秀的文艺评
论，确实能够起到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
迪的作用。几十年来，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能
够由弱小变为强大，应该说文艺评论工作者功
不可没。

学习《意见》，联系文艺评论工作实际，作为
一个长期奋斗在一线的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也想
谈谈对当前宁夏文艺评论现状的认识、对发展前
景的一些期待。

（一）现状分析

第一，纵观当代宁夏文艺发展史，文艺评论
这一门类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文艺评论家稀

少，难以形成集团性规模性效应。第二，文艺评
论家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市场原则风行
的当下，文艺评论作为一门职业，社会回报率非
常低，这是导致文艺评论家稀少的直接原因。第
三，宁夏的文艺评论家主要集中于高校，高校教
师成为宁夏文艺评论家队伍的核心组成部分，而
来自其他行业的文艺评论骨干偏少；同时，从事
文学评论者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从事其他艺术
评论的人则十分罕见。第四，年轻的评论者勤奋
度和读书刻苦度都还显得不够，成为全国知名的
评论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二）发展前景

如何走出宁夏文艺评论的困局？我有五点
建议：

第一，从领导文艺的业务部门而言，要尽可
能搭建平台、创造机会，积极有效地开展文艺评
论活动。通过培训和研讨活动的有效展开，让
文艺评论成为宁夏文艺发展的日常性活动。第
二，认真筹办《宁夏文艺评论》季刊，争取经费支

持，每年由文艺评论家协会编选出版年度《宁夏
文艺评论精选》，在本地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
设立固定的文艺评论栏目，及时回应当前的文
艺创作现象和作家艺术家的新近创作。第三，
积极利用和发挥高校学术平台的作用。宁夏几
个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以轮流坐庄
的方式，每年至少召开 3 至 4 次宁夏文艺的研讨
会，针对宁夏文艺的新进展、新作品展开积极研
讨。第四，花大力气培养年轻的文艺评论家，通
过项目资助、帮助出书等方式，促进年轻评论家
的快速成长。第五，从事评论事业的年轻学者
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利益回报很少的行当。
但是微利的行业也得有人做。为了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文明建设，为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从
事文艺评论事业的人就一定要持守一颗平常
心，坐得了冷板凳，吃得了苦中苦，勤奋读书，深
入思索，以不倦的努力和优秀的作品切实推动
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郎伟，宁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
师，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学习《意见》精神 努力开创宁夏文艺评论的新局面
□ 郎 伟

黎明在望
我与星辰天各一方
我们在各自的梦里启程
摇着月光
在各自的时光里踉跄

忽冷忽热的是生活
忽明忽暗的是岁月

登尖山子

斜肩小径入浮云，
触手烟气有无中。
归来轻弹衣上云，
盈手月光煮香茗。

生活·岁月
□ 李宗仁

清晨，我被窗外呼啸的风惊醒，站在阳台
上观看，风使劲摇晃着树枝，想把枯枝上仅有
的几片黄叶带走，树在拼命地挽留。大西北
的冬天雁影无踪蛰虫无痕，露晶霜寒皑皑一
片，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里，黄土高原冰天雪
地。田地里白茫茫一片，寒意四起，我们体味
着生命的悲壮，感受着天地永恒的节奏。

一场雪，飘飘悠悠缠缠绵绵，盖满了屋
顶，铺满了马路，落满了树梢。雪花隐蔽了
山川河流草地田野，天地融化成一片洁净，
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凝视着雪花，有些怀
旧，童年，故乡的冬天萧瑟灰暗，满目苍凉和
渐渐逼仄的寒冷，村民们住在窄小简陋阴暗
潮湿的土坯房中，盼望着冬雪早点来到这贫
瘠又朴素的村寨。经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是
淳朴善良的乡亲在盼着瑞雪兆丰年。很多
年过去了，在距故乡几百里之外的省城，依
然眷恋着故乡的冬雪，忘不了那些与雪有关
的岁月。

强硬的朔风窸窸窣窣，对一切很冷漠，大
西北到处瘦树薄冰寒天冻地。大雪节气，像
从庄周梦里飞出的玉蝶，驾着彤云飘进了仲
冬寒境，踏着冬韵跨越了迢迢时空。冬日短，
寒天亦有景，大雪季节虽然满目冰霜，而千树
雪花皆有情，季节呵护着山川大地田园乡野，
孕育着万千生机……季节是一首酣畅的醉人
曲，穿过暖春酷夏，越过凉秋初冬，来到这个
圣洁的时段，用真诚的手在坚实的大地上写
下：大雪保重。

时光匆匆而过，腊月的风犀利刺骨冷
漠，曾经碧水盈盈的池塘结冰了，冰冷的节
气闪动着寒光。冬天的风势如破竹般袭来，
醉了大西北的黄土高原。故乡的冬如同深
沉厚重的大提琴，琴声悠然浑厚如山，而我
是挂在故乡枝头的一枚叶子。岁寒见冬至，
早春催梅绽，虽然冬至是寒冷的开始，春天
的脚步却发出了铿锵声响，有严冬的光顾，
必有春的到来，珍惜现在的拥有，珍惜流逝
的经年。

小寒过境正值“三九”，漫长的夜晚，风中
传来春的呼唤，寒风装着满满的爱意。大寒
沉淀在节令的最底层，蕴藏着四季的精华。
田野空旷而静寂，河边的林木脱尽了叶子，瘦
骨嶙峋的苍黑枝干挺立，在寒风里不言不
语。大寒既至霜雪飘飘，雪景曼妙触目皆白，
一层厚厚的雪覆盖了黄土高原，一片皑皑的
山川，屋檐下悬挂的冰凌如万箭待发，凝结在
树枝上的霜花凛冽剔透，几枝红梅在园子里
静静地绽放。

春天不遥远，熬过严寒，会看到一幅幅温
暖的画面，河边的杨柳绿芽微露，用心收获生
活的五谷，用心清洗风尘的四季，挺过萧瑟的
冬季，必将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冬 梦
□ 吴茂江

万里河山日月新，
琼花献瑞百年吟。
桃符换得千家乐，
联语迎来九域春。
收梦笔，净俗尘，
阳光亮处写初心。
同堂把盏甜甜味，
共与神州贺岁臻。

鹧鸪天·贺新春
□ 薛翠珍

父母作为大西北的第一批建设者，从山
东老家来到石炭井矿区，20世纪 60年代末我
出生在贺兰山腹地的乌兰煤矿。作为矿工的
后代，在物质贫乏、家中生活用度几乎都要凭
票购置的背景下，期待过年、盼望过年是那个
时代小伙伴们最大的愿望——穿新衣、吃肉
菜、放鞭炮、点灯笼……腊月里的贺兰山“乱
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小年过后，“少年不
识愁滋味”的矿工子弟们，每天就要数着日子
期待过年啦。

穿新衣

春节近了，年味浓了。母亲拿出攒了一年
的布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商店，为每个孩
子精挑细选做新衣服的布料。女孩子穿的花
布最惹人眼——大花小朵色彩各异，横竖格子
淡雅朴素，蓝的如水粉的似霞。男孩子穿的衣
服料子，主旋律加流行色多年不变的依旧是绿
灰蓝三色。排队购买的大人小孩摩肩接踵，售
货员忙得不亦乐乎。反复对比、甄别后，母亲
为我们三人买上了称心如意的纯棉布料。

迎着漫天雪花欢快地回到家里。母亲找
出剪刀、尺子为我们一一量体裁衣。感谢母
亲的巧手，伏在缝纫机上几个夜晚后，我们开
始试穿带着母亲体温的新衣了——大小合
适，纽扣般配。随后，各自动手将新衣裤折叠
起来——大年初一那天早早就要穿出去和小
伙伴们比一比谁的新衣服更好看呢。

吃肉菜

记忆中只有八月十五和春节才能吃上凭

票购买的肉类，往往自家养的鸡和兔子也只
在逢年过节才舍得宰杀。每个大年三十的中
午，在小孩子们都出门疯玩的时候，父母便会
在家中精心备下一桌在那个时代每年只吃一
次的丰盛菜肴。红烧肉、羊肉炖萝卜、小鸡炖
蘑菇是我的最爱。当我和弟弟咧开腮帮子大
快朵颐的时候，父母还像每个平常日子一样，
喝着汤，吃着盘子里我们剩下不夹的蔬菜。
三个孩子米饭碗里都有品相好看的肉块在上
面，一块没吃完父母又夹了一块放进去。多
年后，成年的我们，每每想起童年里大年三十
的团圆饭，满眼都是泪水，都是对父母那份沉
甸甸的感恩之情。

放鞭炮

东北籍矿工过年时有句顺口溜，叫“糖瓜
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可
不是，过年了，男孩子们一定是要买鞭放炮
的。于是，还没到小年，两个弟弟就开始私下
商量过年时要买啥炮仗，二踢脚、麻雷子、钻
天猴……一年才买一次，绝不能少。在孩子
软磨硬泡后，父亲又非常奢侈地为两个儿子
每人再买两个花炮。500 响、1000 响的鞭炮
各买两挂，年三十晚上就靠它衬托煮饺子时
的喜庆和欢快呢！两个弟弟小心地将 500响
的鞭炮打开包装，从中取下 200 个，每人分

100个，作为和小伙伴们“逗响”时的“私人专
属”。欢笑声、鞭炮声和着家人间相互的声声
祝福，寒冬安暖，岁月美好。

点灯笼

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每个人都有一
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玻璃灯笼。每到春节前
夕，父母找出灯笼后我和弟弟们便会仔细
擦拭自己灯笼上的玻璃，小心翼翼很怕打
碎。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的夜晚，不必
说欢天喜地穿着新衣装上瓜子糖果去小伙
伴家串门子，相约放鞭炮“逗响”时要点着
灯笼提上耍得开心；也不必说跟着大孩子
沿着主街看长长的扭秧歌踩高跷队伍中机
敏灵光的孙猴子、穿彩衣笑眯眯的胖头娃
娃时要点着灯笼提上走得快乐；单是踏着
积雪跑到山顶看矿区各家年三十晚上煮饺
子放烟花时绚丽夜空的百花齐放、五彩缤
纷时更要点上灯笼提上跑的故事就有无限
遐想的美。记忆中，这个由父亲亲手制作
的纯手工灯笼陪伴我们姐弟三人度过了整
个童年时代。

多年后，我站在高楼上俯瞰城市的繁华，
遥看城市的繁灯，内心激荡澎湃，似乎是回到
了矿区的春节，纷扬的雪花伴着划过夜空的
五彩烟花，年年盛开，岁岁绽放。

盘点“年味”
□ 袁宝艳

北京的南锣鼓巷太过热闹，我们想寻找
一处安静的地方，于是向后海一处老巷子走
去。月亮挂在天上，照着世间苍茫。

突然，听到乐声从远处传来，再靠近
些，是一位卖艺者在拉二胡，那声音像极
了二十多年前外曾祖母家老木门开合时的
声响。

对那扇木门的记忆早已模糊了，是黑色
还是棕色记不清了，总之是很矮小的，个高的
人进门前是要低一下头的。门后面似乎是用
一根弹簧绷住两端的钉子，门打开后是可以
自己关住的，所以那种“吱吱”声会响起两次。

伴随着那两声门响进屋，就能看到坐在
炕上的外曾祖母。听母亲说，外公是外曾祖
母在战乱时收养的孩子。

在我残存的记忆里，外曾祖母总是盘腿
坐在炕上，因为腿脚不灵便，她几乎不下炕，
她爱喝盖碗茶，总是安静地打量着身边的人
与物。

儿时，父母打架争吵是常事，母亲受了委
屈，常会独自回娘家，若逢寒暑假，她回去时
会带上我。外公家离母亲出嫁的地方不算太
远，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记得一个寒冬，父母又争吵了，母亲红着
眼睛将年幼的我放进自行车后座的小竹椅

里，寒风中，她骑着自行车向外公家缓进。
脚是怎么绞进车轴的，我记不清了，只记

得血浸透了袜子，一滴滴掉落在地上，我哭没
哭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也没法子，只叫我
忍着。现在想想，当时二十几岁的母亲，在寒
风中，看着受伤的我该是多么心酸无奈啊！

“吱……”，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我们到
了。与离开时的那个家不同，木门内有温暖
的气息。

母亲将我抱到炕上，外曾祖母看到我的
脚，心疼地喊着我的乳名，说：“可怜的娃……”
她把我的袜子轻轻脱掉，将我的脚捂在手里，
寒冷渐渐褪去，疼痛也渐渐褪去。在她身边，
很安心。

在外公家的日子，我总是喜欢和外曾祖母
坐在炕上，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个几岁的幼
童，大体是不会聊什么的，只是静静地坐着……

外曾祖母偶尔要起身出去，她艰难地蠕
动身体到炕沿上，我会把立在炕边的那根被
她苍老的手磨得很光滑的拐杖递给她，她蹒

跚着走到木门前，将拐杖换到左手，右手吃力
地拉开门。“吱……”门开了，关门时的声音断
断续续地随着她缓慢的移动“吱吱”地响着，
外曾祖母老了，木门也老了……

“吱……吱……”她回来了，从柜子里摸
出几颗沙枣，轻声喊着我的乳名，说：“吃
吧……”我捧过她递来的枣，笑了。她看着
我，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写满笑意。

外曾祖母去世的那天，我在学校，听母亲
说她走得很安详，不知道她临走前有没有想
起过我这个外曾孙女呢？

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老房子前的
土路都变成了柏油路，外公也把土房子推倒
建起了新房，那个吱吱作响的老木门被崭新
的铁门取代。

二胡声凄清，像极了记忆里的门响，“吱
吱……”，我仿佛又看到那张慈祥的、布满皱
纹的脸庞。

抬头望着故乡的星空，想起外曾祖母喊
我乳名的情景，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老 木 门
□ 流 萤

新的一年到了，不少人再次立下“宏
图大愿”。星辰和大海说说无妨，走好脚
下的路，似乎更加重要。

正如写文章，如果洋洋洒洒数万言能
令自己信服的也就几行，如果不是着急用
稿费买米下锅，不如写好那几行。那几行
写什么呢？与其以所谓的恢宏视角写莫
可名状、语焉不详的宏观远方，不如写点
真心话、抒发真性情。

当预设视角成为一种本能，当思考的
独立性因自大或自卑变得人云亦云，就是
写作者该警醒的时候。更有甚者，以文学
之名形成所谓团体、单刀突进或组团堆砌
功名，客观上轰轰烈烈抱团取利，此时，所
谓才能与权威，实为枷锁、镣铐、皇帝的
新装。

“修身、齐家、平天下”“达则兼济天
下，不达则独善其身”，古人的这些话是没
错的。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因为正身、正心所
获得的内心安宁和乐，比所谓的宏图大业
更令人快乐、更值得尊敬。更何况，做出
千秋功业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普通
人，能真正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已经很不
错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关心家国，关
注自身，也关心蔬菜和水果。

外面越是兵荒马乱，心里越要安静安
定。你有你的路要走，谁也无法代替你，
你也不能取代谁。

以真诚坦然的方式解释、看待个人与
世界的关系，定心，静心，有所为，有所
不为。

愿意并敢于做自己，并以真实、自然、
流动的方式呈现自己，虽然难免有残缺，
但仍是在相对圆满的路上。

斗折蛇行出雪域，
疑为玉带绕苍原。
恢宏万里如龙虎，
坦荡千秋似岳岩。
浩浩其声催赤县，
汤汤之势塑华颜。
歌飞两岸千帆动，
矢志朝前壮海蓝。

七律·黄河
□ 徐天喜

注：尖山子位于同心县王团镇
吊堡子村东侧。

自从妈妈生病，这一年，家中多有变故，我品
尝了人情冷暖，感慨之余不由想起奶奶在的时
光。那时候，一大家人簇拥在奶奶周围说说笑
笑，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虽然艰辛，但总能互相
扶持，日子充满温情。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奶
奶离开已有二十年。

奶奶一生育有十个子女，六男四女。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年复一年繁重的生产劳动和生育
过程，使得农村妇女过早衰老。奶奶的十个孩子
中，有两个夭折了，这些事情是我小时候与奶奶
同炕睡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个夜晚出奇的宁静与
安详，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我、姐姐们、奶奶睡在
一个大炕上，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淌进屋里，照

着炕上的一排人。临睡前，奶奶会絮絮叨叨地讲
起自己的故事来，当年的痛彻心扉似乎只有她自
己能懂。

奶奶有个女儿，只活到八九岁。那个年代物
质匮乏，庄稼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常常吃不饱、穿
不暖，不仅大人要为一家人吃饭操劳，孩子也要
为家庭分忧。夏日麦收后，奶奶的那个女儿每天
和哥哥姐姐早出晚归跟着村子里的大牛车去麦
地捡拾生产队麦收后落下的麦穗。一次，一篮子
麦穗刚装满，大牛车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生产
队，因为走得太急，颠簸中她为保护麦穗从大牛
车上摔了下去……人就没回来。奶奶疯了，常常
大雨中、黑夜里，跑到黑乎乎的麦地，大声呼喊女

儿的名字，就这样疯疯癫癫了几年，后来终于慢
慢回过神来。后来，奶奶的一个儿子在一岁多时
也夭折了，奶奶说这个孩子是所有男孩中最俊
俏、最聪明伶俐的一个……如今，同样作为母亲，
我能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吃饭，奶奶虽然痛不欲
生，在现实面前，还是慢慢“回转”了过来。

日子静悄悄地流逝，生活虽苦，但是有家人
就有希望。奶奶性格坚韧，就像困难年代救过人
命的苦苦菜，割完一茬又一茬，坚韧地活着。奶
奶四十岁刚出头，爷爷就因长年繁重的劳作导致
积累成疾，离世了。安葬了爷爷，奶奶带领孩子
们继续耕种爷爷垦荒出来的土地。她坚信，无论

受到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挺住。只要
肯下苦，日子总不会太坏。

奶奶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成家，有了属于自
己的家庭，奶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家人
们喜欢簇拥在奶奶周围，听奶奶说说笑笑，讲那
些古老的故事。

那些年，每到过年前，奶奶一定会带着家人
们，开始年前的忙碌。寅时，从热炕头拿出发酵
好的面，使碱、看色、和面……奶奶一一过目，随
时指点。众儿媳和面，众女儿孙女们搓麻花、做
油饼、做花样。任何麻花、花馍，经过奶奶的手，
登时有棱有角、精巧玲珑。经过奶奶的调教，我
搓的麻花、做的花馍也像模像样了。

又一个新年到了。爆竹响、炉火旺、炕头热、
饭菜香，炕上、地下，家人密密麻麻地围绕着奶奶
有说有笑，计划着来年的光阴。年，在嬉笑声中，
在爆竹声中，在沸腾的水声中，在飘香的食物中
一点点升腾、开花，奶奶，就是对联中的红。

每年春节，更想你
□ 白 雪

琼花飞舞九州城，

遥祝来年百事嵘。
虎啸迎新春色美，
金牛摆尾旧容更。

虎啸迎春
□ 侯鹏飞

N 灵 犀


